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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寓居陕西十年的陶瓷科

学家李国桢奉调回京，到轻工业部轻工

科学研究院主持全国的陶瓷科技工作。

1981年仲秋的一天下午，李国桢坐

在办公桌前翻阅新收到的《瓷器》杂志，

突然，“汝瓷豆绿釉”五个大字映入眼

帘。他把杂志向前移了移，一口气把两

千多字的文章看了个遍。身上有点热，

他不由得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坐

下来后陷入了沉思。

自回京任职以来，虽然明确了主

要职责是规划全国陶瓷产业，指导全

国陶瓷生产，而他仍然把古陶瓷的研

究和恢复当作一件大事在考虑。研究

古陶瓷，重现历史名瓷的辉煌，发展高

端现代日用瓷，重塑陶瓷大国的国际

形象，这是他作为一名陶瓷科学家义

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对陶瓷事业的

不懈追求。上世纪 50 年代，他几次常

驻景德镇研究试验，明清两代十余种

名瓷已经全部恢复，龙泉青瓷、宜兴青

瓷和耀州青瓷已复烧成功，汝、钧、官、

哥、定宋代五大名窑名瓷研究却一直

没有大的突破。看到汝瓷豆绿釉烧制

成功，像夜行船发现航标，心情立刻激

荡。他拿起电话要杂志编辑部查询作

者朱文立的通信地址，当天就给朱文

立寄出了第一封信。

2017年 11月的一个上午，我回到曾

于 10年前在此任职过的汝州市，拜访被

称为“瓷痴”的朱文立大师。

已逾古稀之年的朱文立，质朴的脸

庞给人以木讷的印象，“瓷痴”写在脸

上，但老熟人见面时才有的那种微笑让

我心里暖洋洋的。当问及李国桢先生，

他微笑的脸上当即变得肃然。

“没有李国桢，就没有汝瓷。”这是

他的开场白。第二句是，“没有‘李工’，

没有李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朱文立。”

热泪从古稀老人的眼中涌出，发自

肺腑的哽咽声让人忍不住心窝一热。

当天，我耐心地倾听了朱文立讲述的李

国桢与汝瓷的故事。

1975年，朱文立退伍后被招收到县

汝瓷二厂当临时工。汝瓷的美和汝窑的

辉煌历史，让他很快迷上了汝瓷研究。

1978年，厂里把他这个高中毕业的“文化

人”调到汝瓷实验组。在郭遂等老师的

共同努力下，1978年底，企业研制出了豆

绿釉新配方，小量试烧成功后开始批量

生产。1980年底，朱文立写成《汝瓷豆绿

釉》一文，于次年的秋天在国内权威杂

志《瓷器》上发表。收到杂志后，他激动

了一阵子——文章能在国家级期刊上

发表，真是喜从天降。让他更没有想到

的是，一个月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

信，打开信封没看内容先看署名：李国

桢。朱文立曾经听郭遂老师说过，李国

桢是一位很有名的国家级陶瓷专家。

看到信中的内容时，他一下就惊呆了，

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即就想蹦起

来。“那段时间我经常把李老师的信装

到衣兜里，让好几个人传看，大家都羡

慕得不得了。”朱文立说。

李国桢在信中说，汝瓷在我们国家

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青瓷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

志。50年代周总理指示恢复历史名窑，

点到名的就有汝瓷。豆绿釉的烧制成

功，是汝窑复烧取得的重大成果，可喜

可贺。能成功烧制汝瓷豆绿釉，说明你

们在玛瑙石、紫金土、骨粉的应用上是

合理的。为提高成品率，确保釉面玉质

晶莹，在热稳定控制等方面要进一步下

功夫。希望你们不断努力攻关，争取烧

制出更好的汝瓷产品，使汝瓷早日复烧

成功。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及时联系。

在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朱文立

又两次写信求教，李国桢都认真给予答

复，对他的研究工作帮助巨大，也使他

充满了信心。

1982 年 1月，接省轻工研究所的通

知，邀请朱文立参加中国古陶瓷学会在

巩县（现巩义市）召开的研讨会。在当

时的领导层面，没有人相信一位国家级

专家会和一个临时工经常通信联系，指

导他的研究工作。

1982年 4月中旬，全国首届古陶瓷

学术讨论在巩县举行。这次会议是下

半年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古代陶瓷科

学技术国际讨论会的一次预演，从中央

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全国陶瓷界的专家

学者近百人参加会议。李国桢先生是

大会召集人之一。按照李先生的安排，

朱文立把《汝瓷豆绿釉的恢复和试制》

《汝窑遗址踏勘》两篇论文带到会议上

交流。会议开幕当天下午讨论的时候，

李国桢专门找到朱文立，笑着问他：你是

朱文立？“我一下子可蒙了，吓得啥也说

不出来。”朱文立说，大概是看出了自己

的紧张，李先生拉住他的手，十分亲切温

暖地说，“你干得很好！咱们是老乡，有

啥事你只管说。能把汝窑恢复了，你们

就是历史功臣！明天大会你要上去发

言。”听到这儿，朱文立实在憋不住了，就

说：“我会中？”李先生还是满脸笑容：“你

咋不中？能把豆绿釉烧出来，能写出论

文，还不能上去宣读论文？”就这样，李先

生硬是把朱文立推上了全国陶瓷舞台。

当年 10月下旬，第一届中国古代陶

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在上海举行，这

次会议又直接通知朱文立参加。

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古陶瓷科学

技术国际讨论会，李先生是国际顾问团

7位成员之一。一百多人的大会，还有

二十多个国家的 50 名外籍与会专家，

李先生前后跑里外忙。朱文立和他见

面时，他左手正拿着一沓文件，头上冒

着汗，右手握着他的手说：“文立，大会

上有你发言，要提住劲！”“国际会议上

我还能发言？”朱文立哪敢想过。李先

生还是笑笑：“你咋不能？没有这勇气

还能恢复汝窑？”

第二天早上，朱文立在餐厅见到李

先生时，他正忙着陪客人，但仍然喊住

朱文立说：“朱文立，你要在第一场发

言。”看朱文立有点怯，李先生又轻声

说：“先发言的内容大家能记住，专家好

点评。”不仅是开导朱文立，更让人感到

李先生那种家乡人的汝窑情。

会议快结束时，李先生又专门找到

朱文立说：“真正的汝瓷就是故宫博物

院摆放的那几件，会议以后去北京我领

你看看。要不断努力，争取两三年时间

内把汝官瓷研烧出来。”

全国第一届李国桢陶瓷思想学术研

讨会在郏县举办前夕，《中国陶瓷》杂志

出版了浙大教授周少华主编的《国瓷之

光》特刊，书中选编李国桢公开发表过的

陶瓷科技学术论文30篇，其中有关汝瓷

的论文有6篇，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自上世纪 80年代初李国桢回轻工

科 学 院 主 政 全 国 陶 瓷 科 技 工 作 ，到

1988 年退休，其间竟先后三次组织全

国知名专家对汝窑汝瓷产品进行技术

鉴定（不包括 1992 年的一次对“宝丰清

凉寺汝官瓷的仿制”的通讯鉴定）。一

位年过花甲的陶瓷科学家常年奔波于

全国各大瓷区，倾心于各个瓷种，醉心

于各项瓷事，能为家乡的一种名瓷组

织三次（四项）技术鉴定会，而每一次

活动都是那么精彩、圆满，让人感动。

◇ 萧根胜

大师李国桢与汝瓷的不解之缘

沙河，古称滍水。滍水是一条历史

名河，在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就有《滍

水》的记载。

滍水自尧山（又名石人山）来，尧山主

峰玉皇顶海拔2153.1米，是平顶山、南阳和

洛阳三市的分界处。尧山主峰东麓有处

山坳叫槭树坪，林木中有两米见方一汪

水，这就是滍水的源头。它穿石缝、钻水

沟，一路向下奔流，这边一条清浅的溪，那

边线般的一股水，都汇到了石人沟，在悬

崖处形成了白龙潭和黑龙潭瀑布。水流

一路撒着欢儿奔腾，把一条条沟里的水

都唤了进来，到下汤镇时，已成了大河。

滍水从高山流向平原，流经平顶山

市、漯河市、周口市，在周口市汇入沙颍河

干流，沙颍河再入淮河，一路奔向大海。

滍水全长418公里，其中平顶山境内171.8

公里，总流域面积28800平方公里，平顶

山流域面积 3974.2平方公里，流域共涉

及平顶山8个县（市、区）。

沙河为什么叫滍水？传说与人文始

祖之一的蚩尤有关系。

蚩尤是上古时期九黎部落酋长，有

兄弟八十一人（约 81个氏族部落），和炎

帝同属一个部落，因矛盾而离开炎帝自

行发展，曾与炎帝大战，将炎帝击败。后

来，炎帝与黄帝联手共抗蚩尤，蚩尤战死，

相关部族融入了炎黄部族，从此开启了

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

蚩尤是宝丰人，居住在羊水。羊水

即养水，亦称石河。它是宝丰县北部的

一条河流，属于北汝河水系。古时“羊”与

“养”通用。传说昔时这里土地肥沃，水清

草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养羊为生，羊

群遍野，咩咩有声，人们习惯上称该水为

羊河或羊水。

炎黄部族胜利后，就将蚩尤部落迁

到滍水流域居住，当然那时还不叫滍水，

而是蚩尤部落依水而居，河流则被称为滍

水，意为蚩尤之水。蚩尤部落栖居地九黎

山，也就是今天平顶山市区南部的九里

山，是横贯于宝丰县东南滍水之阳的一道

缓山丘岭，西起滍城，东至北渡镇东，全长

十余公里，宛若一条巨龙，横卧于滍水之

滨，与滍水相依为伴。

对滍水名称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

说法：滍水边曾活动着一个强大的部族

叫应龙氏。为彰显其应龙氏先祖助黄帝

打败蚩尤的功绩，就把河流命名为滍水。

西周封侯建国，应国都城为滍阳。蚩尤

城昔时即在滍水之阳的滍阳镇一带，随

着时代的变迁，其名称先后变更为滍城、

滍阳城、滍阳县、应城、应乡、滍阳镇、滍阳

街等。古滍阳因修建白龟山水库而淹

没，原居民搬出，形成东西滍阳两个村落。

尧山即尧帝的祖居地，尧帝经此地

征战南方三苗，其裔孙刘累隐居于滍水

岸边的邱公城，邱公城遗址就是现在鲁

山县昭平湖里的那座岛屿。

高阳，指高阳帝颛顼，是中国上古时

期部落联盟首领，被称为“五帝”之一，号高

阳氏，为黄帝之孙。高阳部落虽然时间久

远，但在平顶山却一直有高阳山、高阳古

邑、高阳华里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们同黄

帝、炎帝、蚩尤等上古人文遗迹共同印证

着平顶山境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轩辕黄帝铸鼎的故事发生在滍水

边。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黄帝采首山

铜，取阳湖水，铸鼎于荆山下”。铸鼎象征

着黄帝统一华夏，开创了大江南北华夏文

明先河的丰功伟绩。首山上乾明寺门前

的照壁上，有黄帝炼铜的砖刻浮雕。阳湖

虽然早已干涸，但湖边的村落——湖阳楼

村和荆山西北东铁炉村、西铁炉村等古村

名，依然透出历史的痕迹，也为荆山“黄帝

铸鼎”的历史记载提供了实物依据。

灵动的滍水流淌着日月星辰，也诞

生了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他们留下的

思想火花如今依然照耀着我们的生活。

出生于斯的墨翟，即平民圣人墨

子。我们如今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与

他提出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观点，

以及他主张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

得息”“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一脉相承。

在鲁山县仓头乡，一座土丘形似船

只夹在两河间，后人在“船舱”处建村，取

名“仓头”。这里拥有全国唯一的集造字

台、祠堂和墓室于一体的仓颉文化遗迹

遗存。当年仓颉就是划着一只船，从滍

水来到这座高台，仰望星空，以诗意的想

象造出了奇妙的文字，终结了人们结绳

记事的历史。

滍水又为什么叫沙河？至少可以追

溯到金代。那时宋金交战，金军败退到

这里，发现这里黄沙如银，漫天遍野，如同

沙漠，就称大沙河。沙河应该是对滍水

形象的称谓。

因滍水流域的平顶山地区拱卫河洛，

绾毂南北，战略地位重要，为兵家必争之

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刘邦西

进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而向南，六月与

南阳太守吕齮战于滍东，也就是现在的鲁

山县张官营镇一带，吕齮大败，刘邦乘胜

围南阳、逼武关。犨东大捷后，秦南阳、丹

水守将皆不战而降。此次战役，打通了经

南阳、走武关、越秦岭、攻咸阳的道路。九

月，刘邦兵临咸阳城下，秦王子婴出降。

秦灭亡，犨东一战是灭秦关键一战。

时间虽然过去2000多年了，可是我

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

的遗踪。沙河南岸的张良街、萧何村、韩

信街，曾是三位统帅率军驻扎的地方。

昆阳之战是绿林起义军推翻王莽政

权的一次战略性决战，战场就在沙河到

叶县叶邑这片区域。绿林起义军以不足

万人歼灭了莽军的42万大军。毛主席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

战》中两次提及昆阳之战。此战聚歼了

王莽军队主力，决定了新莽王朝的灭亡。

湛河区北渡村南的沙河在宋时是一

个重要渡口，因有九里山和沙河两道天

然屏障，这里也是中原战略要塞，曾留下

岳飞抗金的足迹。绍兴十年，37岁的民

族英雄岳飞率岳家军北上抗金，在此渡

滍水，转战偃师大破金兵。岳飞英勇善

战，治军严明，使金兵由衷感叹“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

正当岳家军所向披靡抗金取得节节

胜利之际，奸臣秦桧调唆高宗，连下十二

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回朝时

担心金兵还会南犯，从战略角度考虑，令

一部分岳家军留守九里山。岳飞回临安

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死“风波亭”，

消息传来，镇守九里山的岳家军将士心

灰意冷，纷纷解甲归田，化兵为民，定居于

此，以“北渡”为村名，来纪念岳飞北渡抗

金、直捣黄龙的遗愿。

牛皋是南宋抗金将领，鲁山县熊背

乡石碑沟村是他的家乡。北宋末年，金

军入侵中原，为保卫家乡，身为猎人的牛

皋就到鲁山县衙当一名射士，协助训练

民兵，为抗金做准备。建炎四年（公元

1130年），金军侵及江南后，完颜拔离速率

领金军北返，在金兵还未进入宝丰县之

前，牛皋已获悉对方的行军路线，并料定

敌人会在宋村宿营，于是，他发动乡兵和

村民设下埋伏。宋村在滍水北岸，现为

白龟山水库所淹没。金兵下马卸甲准备

晚饭时，突然间，呐喊声四起，饥饿疲惫的

金军被杀得溃不成军。完颜拔离速和完

颜彀英率残兵逃回太原。耶律马五和五

十多个金兵被重重包围，牛皋用枪杆把

耶律马五扫下马，生擒耶律马五。后来，

牛皋又率领乡兵，在鲁山邓家桥将金兵

击溃。由于在家乡组织的两次抗金战役

有功，牛皋被晋升为西道招抚使及蔡、唐、

信军镇抚使。宋村之战是南宋抗金史上

第一个大胜仗。

牛皋被害的噩耗传回家乡，当地乡

亲遂在他抗金的地方建衣冠冢以示纪

念。明太祖洪武年间，鲁山和宝丰两县

绅民为追慕先贤，在宋村建起牛皋祠，后

因白龟山水库蓄水而没入水中。2014年

7月大旱，宋村牛皋祠遗址再见天日。当

地村民将原宋村牛皋祠碑搬出保护，捐

于已修复牛皋墓的示范区花山村。

如今，战争的硝烟远去，动人的故事

留在了这处热土的风物志里。

这是一片花的海洋，万紫千红

的色彩在不经意间就惊艳了这个

季节。

走在阳光里，美人梅、菊花桃……

花团锦簇，一蓬嫣红、一树粉白，如

飞云流霞，撞进你眼里，跌进你怀

里，浸润你心里，愉悦着每一根神

经，按捺不住的欢喜飞越眉梢。“春

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

足风流”。随手抓住一阵风，便是

整个春天。所有的文字，都不及这

刻的春暖花开。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鲁山人，

感觉山城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每一

刻都是欣喜的，花是带香气的，空

气是甜蜜的。山坡上，栎树的枝芽

嫩得滴水，有一种掐一把咀嚼的冲

动，那是蚕宝宝的满汉全席。

蜿蜒的水泥路旁，海棠花聚拢

起了一道花廊，人在画中走，花在

丛中笑。几只狗慵懒地躺在草坪

上，舔舐着自己的皮毛，一枝海棠

斜垂在狗的身旁，梦一样的画面，

诗一样的浪漫。漫山遍野的梨花，

如雪花漫舞，群山皑皑。

转角处，一大片油菜花田，黄

得耀眼，紫荆点缀，分外鲜艳。盘

山路边，老树新枝，一路花径。携

三五老友，桃花山前，梨花树下，浅

酌低饮。篱落疏疏，春光慵慵，雀

鸟叽叽喳喳，梨花如雪飞落，会不

会让你想远离纷扰，退隐山林呢。

“人间已是三月天，百花含羞

柳含烟。一夜风雨寒重返，重拾冬

装褪春衫”。谷雨前后气温飘忽不

定，倒春寒也不奇怪，徜徉在春色

里，忽然的低温，让人把已经叠放

好的棉衣又裹在了身上。

淅淅沥沥的雨中，很少有人出

去踏春。玉兰花铺成了一条红色

的甬道，怎一个美字了得？“花自飘

零水自流”，生活就是这样的新旧

交替，兜兜转转，没有一成不变的

定律，道尽了冷暖无常，世事难料。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是“雨生百谷”的意思。“清明断雪，

谷雨断霜”，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

结束，气温回升加快，雨水开始增

多。谷雨前后是要一场长墒的，培

种育苗，农作物春播，这个时候最

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说：“春雨贵

如油”，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守着沙河，水利条件便

捷，各家各户都分有稻田，谷雨就

要下秧苗了。下秧是个细法活儿，

开辟出一个小小的稻田池子，铺上

厚厚一层农家肥，土地深翻后，土

坷垃敲碎，均匀地撒上种子，用耙

子搂平后引水进池，让它自然洇

透。秧苗长出来后，水是不能停

的。等到大田的麦子收割后，请人

用牛犁过地，放上水就开始了忙碌

的插秧工作。

大地已经春醒，农人开始忙

碌。家门前有块空地，撒了点青

菜、豆角种子，浇上水，培好土，半

月时间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农村

的生活，既快又慢，既忙又闲，一年

四季随遇而安。“平畴翠浪麦秋近，

老农之意方扬扬。吾侪饱饭幸无

事，日繙芸简寻遗芳。闲中更觉春

昼长，酒酣耳热如清狂。自怜藿食

徒过计，袖手看人能蹶张”。

谷雨节气，鲁山是要祭祀造字

始祖仓颉的。相传仓颉出生在鲁

山县仓头乡，死后也葬于斯，古称

“仓子头”，后改为仓头。仓头是古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古迹众多，

底蕴深厚，诸多优美的传说会让你

忍不住想去探究。谷雨时，芍药盛

放，把仓头点缀得浓郁而热烈。青

山绿水，繁花开遍，春天也美到了

极致。

“芍药承春宠，何曾羡牡丹。

麦秋能几日，谷雨只微寒”。小城

春色已满，许你一个诗意的春天。

◇ 孙红梅

谷雨中的小城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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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檐下滴答滴答的雨声将

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推开窗，外面

的雨下得纷纷扬扬，山茶花落了一

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李煜的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时间一晃就到了暮春，浓郁的

春意又要凋残。最近几日，连绵的

春雨仿佛要送别春天，恋恋不舍地

下着。究竟下了多少雨呢？宋代

诗人周邦彦给了答案：“欲验春来

多少雨，野塘漫水可回舟”。此时

的我，身处于城市中，虽不能到野

塘泛舟，却可以捧一卷诗书，听听

那些落在诗词里的春雨。

早春的雨，是韩愈写的那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雨丝飘忽，像酥油般细密又

滋润，让小草探出了头，也让大地

有了绿意。好雨是知道时节的，它

会在万物萌生的春天，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一场春雨过后，

柳树就抽出了新芽，嫩绿的枝条随

风摆动，与友人依依惜别的王维，

大笔一挥，便写下来千古传唱的

《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

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

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想，若无送别，当年的王维

一定愿意和友人雨中漫步，将春光

慢慢欣赏。说不定，他们走着走

着，也会像志南和尚一样，发出“沾

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的感慨来呢。抑或，他们会泛舟湖

上，吟一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

细雨不须归”，那是多么乐然、自在

啊。读诗的我，只要一想到诗中西

塞山前自由飞翔的白鹭，江岸边盛

开的桃花，水中肥美的鳜鱼，便忍

不住想穿越时空，与唐代诗人张志

和一起看渔翁垂钓，一起乐逍遥。

进入仲春的雨，总是和花事相

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这是陆游在临安的小楼听

了一夜春雨吟出的诗，而欧阳修则

走进了田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风

景，道出了那句“林外鸣鸠春雨歇，

屋头初日杏花繁”。于我而言，相

较于杏花，更喜欢海棠。无论是

“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

中”，还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

依旧”，都让我对雨中海棠有了深

情。世中逢尔，雨中逢花，皆是人

生的幸事。

然而到了暮春，雨打落花花落

雨，无人不惜春。明朝蒋用文遇到

暮春时节的雨，他感慨道：“暖风

吹 雨 浥 轻 尘 ，满 地 飞 花 断 送 春 。

莫上高楼凝望眼，天涯芳草正愁

人。”望着那满地落花，谁能不伤

感，不发愁呢？就像此刻的我，望

着雨打江南树，读着王安石写的

“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心戚

戚然。若是可以，真想归隐田园，

看看江上一犁春雨，以及春风如何

吹皱一池寒玉……

合上书卷，我再次走到窗前，

雨似乎已经停了。行人大多没有

撑伞，他们走在春风里，走在春雨

滋润过的大地上，脸上露着笑意。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那些落在

诗词里的春雨，也落进了我的心

里，洗涤着我的灵魂……

◇ 袁秋茜

落在诗词里的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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